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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鸦片战争（续）

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（1858 年 4 月�6 月）

一、联军策划北犯，清廷置若罔闻

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，额尔金、葛罗等又在香港密

谋策划，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，威逼清廷签订新约；

若不能达到目的，便北犯白河口，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。

美、俄公使完全赞同英、法的图谋。

1858 年 2 月，英、法、美、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，

要求于 3 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，否则，

即向白河口进发。3 月底，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，

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、

法舰六艘、美舰三艘、俄舰一艘，分批北上。

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，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。

广州沦陷后，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，不会继续入侵，

因而命令柏贵“以情理开导”，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，

然后“相机筹办”。同时，任命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

差大臣和两广总督，由京赴粤，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。

另一方面，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，要柏贵等借助广

东绅民之力，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，

“使知众怒难犯，⋯⋯不致诛求无厌”。不久，咸丰帝

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、法、美、俄四公使欲赴天

津的奏报。但他仍然置若罔闻，不立即采取对策，直至

3 月 21 日，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“于海口各要隘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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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声色，严密防范”，以防意外。

二、联军进逼大沽，清军仓卒布防

1858 年 4 月 20 日，英、法、美、俄四国公使在白

河口外会齐，24 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，要求派全权大臣

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。英、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

其要求，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。美、俄公使则打出“调

停”的旗号，劝告清廷尽快会谈。与此同时，联军舰队

陆续驶抵大沽口，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。

他们派出侦察船，探测水深，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

施等；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，侦探清军部署；派舰艇

抢劫民船商船，掠夺财物粮食；在水边立标打靶，进行

临战训练，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枪挑衅等等。

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，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，

称为“口外之险”，大船不便航行。海口南北两岸建有

炮台四座（北岸一座，南岸三座），仅有守兵七百人。海

口距大沽村五六里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，中间有新城、

葛沽，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。谭廷襄认为，敌军“长

于水，而不长于陆，狡猾性成，未必肯舍长就短”，因

而提出了“设防仍以水路为主，兼备炮台后陆路”的方

针。4 月 19 日，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、布政使钱炘

和等率兵约八千人，并携带神机营大炮，仓促前往大沽

口设防。其部署是：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（大

沽东、西二村之间），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，

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

台，钱炘和总办粮台，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。雇募海

船、盐船四十余只，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，便于两岸

联络，协同作战。此外，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、

护军统领珠勒亨、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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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器营、健锐营兵二千余人，携炮三十门（内有万斤大

炮数门），赶赴海口，统归谭廷襄节制。谭便令国瑞率马

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；令珠勒亨率马步

兵千余人、富勒敦泰率火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，

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。

三、联军大沽登陆，清军抗战失利

英、法、美、俄公使照会清廷后，咸丰帝令谭廷襄

与其谈判，要求英、法、美公使返回广东，听候黄宗汉

办理，俄使则仍到黑龙江等处会办。他把希望寄托在打

出“中立”旗号的美、俄公使的“调处”上，企图以美、

俄牵制英、法。经过多次交涉，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，

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。

截至 5 月 19 日止，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、法、美

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。当日傍晚，联军“斯莱尼”号、

“复仇者”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，载海军陆

战队约二千人，驶入拦江沙内，待命行动。美舰和俄舰

各一艘相继跟进，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。

5 月 20 日上午 8 时，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，

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，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

大沽炮台，否则武力占领。在此以前，联军拟定了如下

攻击计划：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，同时发炮攻击南

北两岸炮台；然后，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

攻击。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（英军二百八十九、法军

一百六十八）组成，攻取北岸炮台；第二支由七百二十

一人（英军三百七十一、法军三百五十）组成，攻打南

岸炮台。

20 日上午 10 时，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，同时轰

击南北两岸炮台。当时，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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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；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，左

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，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

部防守。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，大炮二百余

门。面对敌人的进攻，各台守兵奋起还击，击沉敌舢板

四只，毙敌近百名。法炮艇“霰弹”号遭到重创，艇长

被打死，十一人被打伤。与此同时，守军从海口施放了

约五十只火船、火筏，顺流而下。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

将火船、火筏拨开，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。接着，

口外的联军旗舰“斯莱尼”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

火炮也向炮台轰击。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，南炮

台炮墙亦被轰塌，有的火炮被炸坏。守台兵遭敌炮轰击，

伤亡甚众。11 时，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，

向炮台接近。守军冲出炮台，与敌展开白刃格斗。他们

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。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

个美国人也承认：“中国兵械虽不甚精，而兵弁大都忠

勇”。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，谭廷襄、钱炘

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，致使士气大挫。当敌陆战队

进至炮台附近时，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，反而讹传

前军失利，以致兵勇惊溃。炮台守兵孤军奋战，沙春元、

陈毅等中弹牺牲，各炮台遂相继失守，所有火炮、器械，

全被敌军掠获。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，其炮

艇沿白河驶向东沽，烧毁浮桥，占领东、西大沽二村。

这次作战，大沽清军数倍于敌，但仅仅接战两个多

小时，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。其所以如此，主要是清

廷动摇不定，缺乏抗战决心。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，咸

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、大沽暗地设防，一面又令谭廷襄

等“平心静气”地与侵略者“理论”。前线指挥官谭廷

襄虽然奉旨设防，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，战前既无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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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的防御计划，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，危急时刻则带

头逃跑。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，也直接影响了战斗的进

行。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，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

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，可是，大沽炮台连这

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。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

程，结果，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，各炮台发射的炮弹

便大多成为远弹，不能命中目标。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

木制炮架，一旦遭敌火箭攻击，木架着火燃烧，火炮随

之滚落地上，无法继续射击。此外，炮台后路部队畏缩

不前，有的望风而逃，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。

四、联军威胁津京，迫签《天津条约》

5 月 24 日，谭廷襄逃回天津，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

守天津城外。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，于 26

日驶抵天津城下。不久，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。

侵略者宣称，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，

就先取天津，再攻北京。

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：“统观事态，

细察夷情，有不能战、不易守、而不得不抚者”。当联

军兵临天津城下时，谭更加惊恐万状，认为“时势危急，

战守两难”，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。咸丰帝以

天津逼近京城，急忙于 5 月 28 日派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

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，赶赴天津议和。

从 6 月 4 日起，桂良等与英、法、美、俄代表进行

了多次交涉。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，桂良等被迫接受

了全部要求，分别于 6 月 26 日和 27 日签订了中英《天

津条约》和中法《天津条约》。条约的主要内容是：公使

常驻北京；增开牛庄（后改营口）、登州（后改烟台）、

台湾（台南）、淡水、潮州（后改汕头）、琼州、汉口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近代战争史（二） 

 

九江、南京、镇江为通商口岸；扩大领事裁判权；对英

赔款四百万两，对法赔款二百万两；修改税则等等。条

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。

当桂良等与英、法代表谈判时，美、俄公使扮演“调

停者”的角色，玩弄阴谋诡计，竟抢在英、法之前，诱

逼清廷分别于 6 月 13 日和 18 日签订了中俄《天津条约》

和中美《天津条约》。在中俄《天津条约》签订以前半个

月，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，与东西伯利亚

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《瑷珲条约》。通过这个条

约，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、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

万平方公里的领土。

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（1859 年 6 月）

一、上海修约谈判

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前后，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

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。桂良等以英法联军

“枪炮迅利”、“直隶库款支绌”、“天津以北，道途

平坦，无险可扼”、“国家内匪未净，外患再起，征调

既难，军饷不易”等为由，主张迅速订约，以期息兵停

战。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，

特别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，认为公使“一入京师，则一

切政令必多牵制”。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，只

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，京畿难保，为顾眼前利益，才

被迫同意订约的。因此，当英法侵略军于 1858 年 7 月陆

续南撤后，其态度又有改变。他深感大皇帝的尊严受到

损害，特别是对外国公使驻京颇感不安，于是，要桂良

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，以全免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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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税为交换条件，取消《天津条约》中关于公使驻京、

内河通商、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。10 月 4 日，桂

良、花沙纳到达上海，经过多方哀求，额尔金才故作让

步姿态，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，但可定期

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。于是，桂良等分别于 11 月 8

日和 24 日与英、法代表签订了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》。

主要内容是：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，将鸦片改名“洋

药”；一般进出口货物，一律只征 5％的关税；洋货运

销内地或输出土货，一律只征 2.5％的子口税；海关税

务邀请外国人“帮办”等等。

二、清廷加强大沽防务

英法联军南撤后，咸丰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关于

“天津海口一带，急应妥为布置”的建议，谕令以镇压

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

尚书瑞麟（署理直隶总督）前往天津一带，加强海口防

务。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，自通州

到达天津后，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，决定加强大沽、

双港等地的设防。同时，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、黑龙江、

绥远、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，并重新

恢复直隶海口水师。到 1859 年 3 月，大沽口共有兵丁三

千名。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丁“难期得力”，“将京旗

京营官兵抽出八百名，拨赴海口，分扎两岸炮台，即于

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，饬赴双港屯扎”。此外，尚有副

都统成保所率的哲里木盟马队五百人驻新城；头等侍卫

布尔和德、二等侍卫舒明安所率的昭乌达盟马队五百人

驻新河。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四千人。

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，由四座增至六座，每台守

兵约四百人。海口南岸炮台三座，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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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岸炮台二座，一高五丈，一高三丈。各炮台的高度、

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。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

高三丈的炮台一座，作为后路策应。六台共安设火炮六

十门，其中有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二门、万斤大铜炮九门、

五千斤铜炮二门、西洋铁炮二十三门。所有炮台周围均

坚筑堤墙，堤墙之外开挖壕沟，竖立木桩。又在海口排

列三道拦河铁链，配置铁戗，安设木栅，连成巨筏，以

便拦阻敌舰。僧格林沁督饬各营官兵，“排列队伍，演

放炮位，严密设防”。

鉴于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地势较高，河身狭窄，

便于拦击敌人，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处沿河两岸设兵营九

座，驻兵六千人，修建炮台十三座，安设一万二千斤以

下大小铜铁各炮八十一门。对于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众

多的海口，也本着“择要分布”的原则，分别在北塘海

口、丰润的涧河口、乐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沟、昌黎的浪

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、秦皇岛、小河口

等处，部署了相应的兵力。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，山

海关有三千人。另外，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，还招募了

团练乡勇共五万余人。

三、英法联军再次北犯

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，英、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

国攫取的种种特权，叫嚷“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

令人满意”，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，重新挑起战争，向

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。

1858 年 11 月，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。

1859 年 3 月，英政府训令他把对华事务管理总部由香港

迁往上海，尔后视情况在北京设立使馆，并拒绝清廷可

能提出的阻止公使进京换约的任何企图。普鲁斯来华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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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在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与从中国回国的额尔金共同

议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舰队“护送”公使进京的计划。4

月 26 日，普鲁斯抵香港，6 月 6 日到达上海。随后，与

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。双方都拒绝同等候

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、花沙纳会晤，决定再次北

犯大沽，“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，并继续向京

城挺进”。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、法

公使北上，进京换约。

6 月 20 日，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，与 17 日即已

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。

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

领，共计舰船二十一艘。其中有英国“复仇”号等蒸汽

舰七艘、炮艇十艘、运输船二只，载海军陆战队、工兵

队一千二百余人，法舰“迪歇拉”号和蒸汽供应船“诺

尔扎加拉”号，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。另有“托依旺”

号等美国舰艇三艘，随同行动。

6 月 21 日，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。

在此以前，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，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

铁戗、木筏等尽行撤去。清军未予理睬。联军舰队便连

日进行侦察、破障，并抢劫商船、渔船，鸣枪发炮，恣

意挑衅。

四、清军大沽抗战获胜

早在 1859 年春，僧格林沁得悉外国公使执意要进京

换约的消息后，就向咸丰帝提出了如下防御建议：“倘

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，谨遵训示，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

江沙外，与之理论”；“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，是决

裂情形已露，自未便专恃羁縻。⋯⋯似宜以拦江沙内鸡

心滩为限，⋯⋯设竟闯入鸡心滩，势不得不慑以兵威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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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可鼓舞将士，奋力截击，开炮轰打”。咸丰帝基本同

意这一建议，令僧格林沁“相机酌办”。不久，僧又提

出：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，公使进京“不特不可令其

经由，且不可令其窥伺”。他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，

从陆路进京。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。

6 月 22 日，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

后，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，但“勿遽开枪炮，以

顾大局”。同时，令新任直隶总管恒福等照会英、法公

使，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，进京换约，不能随带兵

船武器，不得多带随从人员。可是，侵略者并不理睬清

政府的要求，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，武装护送公使

进京。他们骄横地声称：“定行接仗，不走北塘”。大

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

督率下，早就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敌人舰船的动向，“炮

台营墙不露一人，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，白昼不见旗帜，

夜间不闻更鼓”。

6 月 25 日拂晓，贺布率联军舰艇十三艘，从拦江沙

内距炮台约十三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，炮艇都停泊在

离铁戗不远的水面。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

帆船，待命行动。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，分别组成

特种小队，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。贺布的作战计划

是：炮艇冲过横江铁链，在炮台的上方占据一个位置，

以便两面夹攻；然后，在舰炮火力掩护下，海军陆战队

从正面登陆，迅速夺取炮台。

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，贺布便派英舰“负

鼠”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戗和木栅，开辟通道。

这时，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，注视着敌

人的行动，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。下午 3 时左右，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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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，贺布立即令“负鼠”号导航，

旗舰“鸻鸟”号及其余舰只随后跟进，向横锁海口的铁

链进逼，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。炮台守军忍无可忍，立

即开炮还击，由于“围墙深厚，尚足抵御”，且“各炮

台口门，适当夷船，与之相对轰击”，守军炮火得以充

分发挥威力。史荣椿、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

力轰击贺布的旗舰。交战不久，联军旗舰“鸻鸟”号舰

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，贺布也身负重伤，改乘大型

汽艇“鸬鹚”号继续指挥战斗。

激战至下午 4 时，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。

旗舰“鸻鸟”号被击毁，舰上的四十名水手仅一人跳水

逃脱。炮艇“茶隼”号和“庇护”号被击沉，“鸬鹚”

号等几艘炮艇搁浅，贺布被迫逃到法舰“迪歇拉”号上。

这时，史荣椿、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

浅的炮艇，将“鸬鹚”号击毁。守台将士越战越勇，史

荣椿、龙汝元等奋不顾身，亲自督战，不幸相继阵亡。

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

快艇前往战区，看望受伤的贺布。在返回停泊水域时，

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，达底拿幸免于死，但陪同他的美

国旗舰“托依旺”号的副舰长被打伤，舵手被打死。他

目睹英法联军的惨败情景，认为贺布“已经无法逃脱并

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了”，遂派“托依旺”号从集结地

域开进战区，去拖曳搁浅的炮艇，以便让英国舰艇重新

投入战斗。他还命令美国水兵登上英国炮艇，参加作战，

从而彻底撕下了“调停人”的假面具。

下午 5 时，贺布仍不认输，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。

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千余人，分乘帆船、舢板二

十余只，由美舰“托依旺”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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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海口铁戗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，尔后在舰炮掩护下，

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，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。南

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，并有三道水壕。侵略军登岸后，

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，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

艰难地匍匐爬厅，处境甚为狼狈。这时，僧格林沁立即

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枪队和鸟枪队前往攻击，北岸炮台也

发炮支援。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，不得不停止前进，

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。黄昏时分，侵略军利用夜暗

“伏地抢进”，炮台守军施放火弹、喷筒，借着亮光瞄

准射击，杀伤敌人。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了炮台

下面的第一道壕边，但由于步枪已塞满泥浆，几乎都不

能使用，运来的便桥又太短，无法架设，云梯也大都折

断，无法攀登。守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

击，终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。直至半夜，联军陆战队余

部才陆续爬上舰艇，撤出战场。

激战一昼夜，联军遭到惨败，不得不再次南撤。此

次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，有六艘丧失了战斗力，有

四艘被击毁或击沉。参战英军约一千二百人，死伤五百

七十八人。参战法军约六十人，死伤十四人。联军惨败

的原因，客观上由于兵力不足（其参战兵力仅及清军的

四分之一），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，情况不明。贺布错

误地估计形势，以为仍象上年一样，大沽海口设防简陋，

清军斗志不高，不足为惧。联军发起攻击前，虽然进行

了侦察，但因清军隐蔽良好，无法窥探虚实。在情况不

明及骄傲情绪支配下，贺布制定的作战计划，必然带有

很大的盲目性，以致水陆攻击均未得逞，夺取炮台的尝

试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
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三十二人，大沽炮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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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遭到轻度破坏。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军

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。这次胜利

表明，尽管清军军事技术落后，战斗力不强，但在保国

御侮的激励下，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弁还是能够勇敢抗战

的，只要指挥得当，预有准备，是能够打败装备有洋枪

洋炮的外国侵略者的。此次获胜的原因，还由于清政府

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战失利的教训，在英法联军南撤之后，

一面与之谈判，一面加强了战备，特别是改善了大沽海

口的设防。此外，统筹津沽军务的僧格林沁亲临前线；

史荣椿、龙汝元等将领沉着应战，待敌舰接近后，突然

开火，集中轰击联军旗舰，使敌指挥失灵；南北炮台守

军主动协同配合，打击登陆之敌；人民群众积极支援，

等等，对于保障这次作战胜利，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（1860 年 4 月�11 月）

一、英法扩大侵略，清廷疏于戒备

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，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

要对中国实行“大规模的报复”。伦敦《每日电讯》报

公开扬言：“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，占领京城，

将皇帝逐出皇宫”，“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，英

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，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”。还声

称在夺取北京之后，要永远占领广州，把它变为英国在

远东的商业中心，以便“奠定新领地的基础”。1859 年

9 月，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，在巴麦尊的策

划下，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。同伦敦一样，巴黎也煽

起了新的战争狂热。虽然英、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等

弄得关系紧张，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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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，但经过协

商，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，决定继续联合侵华。

1859 年 11 月，英、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

金、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，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、

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、法远征军总司令，组成一支新的

侵华联军。其中英军约一万八千人，法军约七千人。

1860 年春，格兰特、孟托班分别率英、法舰队驶达

上海集结，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。4 月 21 日，联军占

领舟山。5 月 27 日，英军占领大连湾，6 月 8 日，法军

占领烟台，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。此后，联军即以大

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。

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，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

1859 年 11 月 26 日训令格兰特：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

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，这次军事行动应尽量

局限于清廷；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，

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，则沿白河进攻至

天津，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。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

出了类似训令，要求法国远征军“在白河进行登陆，然

后再向天津进军，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”。英法两

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，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，相反，

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。它

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“赔礼道歉”，互换和履行《天津

条约》，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。

1860 年 7 月 9 日和 11 日，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

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。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

夫也随同北上，再一次打出“调停者”的旗号，企图从

中渔利。7 月 19 日，英、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

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，根据贺布的建议和俄使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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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，决定从北塘

登陆，并决定两国舰队于 7 月 28 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

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，经过现地侦察，再决定登陆和入

侵的方式。7 月 26 日，英、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，向

北塘方向开进。英军出动各种舰船一百七十三艘，兵力

一万零五百人，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一千人和炮兵两

个中队。法军有舰船三十三艘，兵力六千三百人。29 日，

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十三公里的海

面集结，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

择。

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，有近一

年的时间，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，也不认真

加强防务，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（当时正

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）。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

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，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，联

军上年进攻受创，“未必不心存畏忌”，此次再来，“实

则以兵胁和”而已。因此，谕令僧格林沁、恒福等，“总

须以抚局为要”，“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，仍存先战后

和之意”，以免“虽图快于目前，而贻患于将来”。这

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，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

略的侧重点放在“抚”上，而不是立足于“战”。僧格

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，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

情绪。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，“非处万全，必不肯轻

动”，“即使该夷舍命报复，现在营垒培厚加高，密布

大炮，各营官兵无不奋勇，足资抵御”。为了让英、法

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，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，专守

大沽口。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

为，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，必北阻驻营城（北塘河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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